
山岭起起伏伏着，直连到天边。
一坡连着一坡的松树，棵棵跟铁打的
似的，挺立着。松树非常密实，你得
仰酸了脖子，才能看到光隙呢。伐木
人的油锯声从早晨响到黄昏，非常的
单调。

还能听到伐木人的吆喝，“顺山
倒来……”

喊声是在油锯停了的时候，骤然
起来的。你仔细听听，甚至能听出思
乡的颤音。放倒的木头嘎嘎大叫着，
扑倒在地，断裂声
竖着蹿上云彩。木
材的截口露出血红
的肉，像铜那么沉
重。

日头落了又起
来，日子天天就这样的，过去了。

只有山里的熊瞎子，能给伐木人
带来一些欢乐。

熊这东西才蠢呢，它蠢得可爱。
它一冬天卧在树洞子里，把掌子都舔
瘦了。到了初夏，这才晃着虚身子爬
出洞来。见人就把爪子举到头顶，好
像在行乞食礼。

熊瞎子爱吃野蜂蜜，老祸害蜂
窝。野蜂是那么好惹的吗？经常蛰
得它从树上滚跌下来，非常狼狈地逃
走。

熊让野蜂整老实了，就呆呆地，
远远地看伐木人砍树。

林区的夜晚，月光如水一样明
静，小路追着月光走出林子。忽听树
枝刮得咔嚓嚓乱响，一头母熊，毛身
子跟小山似的，把小路堵了个严实，
慢慢地向外移来。还有一头几个月
的奶熊，一身短短的褐毛，活像个剪
了平头的小男孩儿，快快活活地跟在
母熊身后。奶熊叫起来吱吱唧唧的，
跟唱歌似的。

小路伸出林子，爬下岭子，又爬
上短坡。坡上，就是伐木人的营地
了。营地里有宿舍，有食堂，有办公
室，会议室，还有仓库。

母熊在仓库门前的空地上坐了

一坐，扬起巴掌四处张望。它的疑心
重着呢。它围着仓库爬，转着圈爬。
奶熊只顾自己玩，像个大皮球似的滚
动，还舔自己的小掌子。母熊眨着眼
看它，知道它是饿了。

营地的房子是原木搭建的，非常
坚实。仓库门上吊着拳头大的铁锁，
母熊把锁打得咣啷啷响。打不开。

熊爬到仓库的窗户看。窗口
有铁栏挡着，窗台上有一只汽灯，
点着的，咝咝响着的，把四周照得

很亮，好像是等
着谁的到来。汽
灯旁边，有一块
苞米饼子，焦黄
的 ，有 半 边 糊
巴。熊一闻，甜

丝丝的好像抹了蜜。
母熊扭头爬开了，在周围来回地

转。奶熊闻到香味了，却够不着这吃
的，就咿咿唧唧地跟母熊撒娇，催它
动手。

伐木人都在四周藏着呢。夜已
过半，月光很凉。忽听有人轻声喊：
快看！

只见那只汽灯，慢慢舞动起来，
忽上忽下，或左或右，忽而在黑夜里
划出圆圈……母熊把这灯玩得离
奇。人在高处看得眼睛都大了，比在
家乡看什么都奇，豁啦啦像流星一样
飞转。

舞了半个时辰，母熊气喘吁吁，
它忽然烦躁了，把灯一脚踢翻。高处
只见火球辘辘滚动。奶熊在一边早
就羡慕得不行，捡起来接着耍。

母熊又去看那个饼。摸一摸再
舔，真的是蜜。它搬来一块青石，扔
在窗下，把奶熊抱到石头上。奶熊
看准了饼子，伸出爪子一抱，欢喜中
只听到“啪叉叉”，爪子早给拇指粗
的钢夹打住，疼得奶熊吱吱叫。

母熊抛下小的，对着四周猛吼，
浑身的毛都竖起来了，左右怒走。它
又去打奶熊，奶熊还是不能挣脱，只
是吱吱哀告。

人却等得不耐烦了，纷纷将松明子
点燃，敲起脸盆，发出一片声喊，向母子
那边靠近，还举起猎枪来朝天上放。

天也要亮了。母熊伏在地上，
狠 狠 地 吼 了 一 声 ，向 奶 熊 看 了 一
眼，一步一回头，向深山退去。它
回 过 头 来 看 伐 木 人 ，小 眼 睛 里 充
满仇恨。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上世纪 50年代中期，我到岳阳小
学参加活动，见校园北侧有潭，问老
师，才知是白龙潭。潭已不甚大，周围
大多用青石驳岸。“文革”中无事，想再
看看白龙潭，但已无半点踪影。据当
年印象，今龙潭苑和其北侧的中山二
路应是白龙潭遗址。

据民间传说，白龙潭是白龙升天
之处，故名。

明代，白龙潭为邑中胜景，广十余
顷，裙屐风流极一时之盛。潭中画舫
如织，名妓云集，是巨贾及公子哥儿们
放浪形骸之处。文人名流也常在白龙
潭上挟妓饮酒，俗称“吃花酒”，是当时
流行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云间三
子”中的宋徵舆、陈子龙，均曾在白龙
潭的花船上与江南名妓柳如是品酒唱
和，尤其是宋徵舆将柳如是的戏言当
真，扑入冰冷的水中以一睹芳容的故
事，至今仍是松江人的谈资。常熟名
士钱谦益也是白龙潭的常客，他投降
清室后，曾重访白龙潭，虽有名妓相
伴，但物是人非，不由生出山河之异，
新亭对泣的感慨。

白龙潭水面辽阔，是竞渡的好场

所。端午节在白龙潭龙船竞渡是松江
的民俗，年年举行。竞渡场面壮观，据
清初华亭县沈蕖、陆祖麓等所记的文
字，是日松江府、华亭县的官员都来观
看，并主持仪式。首先酹酒以吊屈原，

而后竞渡，以先得锦标者为胜。凡得
胜者，官员当场赐酒，作为奖励。参加
比赛的船上都备有茄鼓等乐器，以壮
声势。船上装饰华丽，彩旗飘扬。参
赛者都穿新衣。除比赛速度外，还有
各种杂技和武术表演。“波涛出没若平
地，盘旋飞舞蛟螭翔。别有轻身类猿

犹穴，婆娑跳掷升危樯。倏忽变幻千百

态，一时角逐难颉颃”。明代，松江府
经济富裕，财力充沛，为龙船竞渡互赛
高低，不惜重金向各处聘请划船高手
及武技能人，以争雄长。所以，龙舟竞
渡也是一场杂技武艺的大检阅。

端午节是松江人的重要节日，

龙船竞渡有这样热闹，松城以及近郊
百姓无不扶老携幼，倾城空巷前去观
看。白龙潭两岸，人群连袂接踵，重
重环匝，如墙如堵。为了增加节日的
气氛，在龙舟竞渡结束后，还要将稍
微灌了点酒的数十只鸭子放入河中，
任凭水性好的泅而取鸭，捕获到鸭子
归己，且有赏酒。年轻后生在水中你
争我夺，场面异常热闹。陈金浩《松
江衢歌》记道：“龙潭五月聚龙舟，瓶
酒随波没鸭头。不及闵行喧夜渡，烧
灯荡桨唱吴讴。”白龙潭的端午节活
动成了男女老幼同乐共赏的盛大文
娱联欢会。

入清后的康乾时代，白龙潭繁
华不减当年。进入晚清，白龙潭疏
于疏浚，逐渐淤浅，面积越来越小，
加上清兵与太平天国军在松江进行
三次大战，松江府城元气大伤，民穷
财尽，白龙潭也风光不再，从此就沉
寂下去了。

白龙潭逐渐由水名变成了地名，
在感叹沧海桑田的同时，我更感叹的
是，我们是否也正在失去端午节的民
俗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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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子
榛 子

闲话白龙潭
欧 粤

快乐作文

幽黑的隧道。柔软。宁静。
无数氧分子，无数音符，在铁轨上跳舞。
远处亮起福尔摩斯般的灯盏。“再过一分钟，列车就要进站了！”
四处张望的人们，脖颈像螳螂一样灵活。
心，早已赶往春天，与阳光、白云和风约会；在生命的另一站振翅高飞。

车门打开。一大群人提着梦想和喜悦出站。
提着木箱的妇人、牵着小手的情侣，拎着行囊的打工仔……
那个皮肤白皙、酒窝甜美、长发飘飘的姑娘，风一般拂过，
车门把手上，留下了一圈带着香水味的掌纹。

人们以各种姿式，匆匆走过站台，跨出大门。
阳光在生长，高过了广场上的白玉兰。
慈母的佳肴、孩子的撒娇、情人的甜吻、暖阳般的人群……
一座无所不包的丰富的城，每一缕阳光，每一颗水珠都在列队欢迎。

列车，重新载满五颜六色的梦。
提速。出发。疾驶。
一道彩虹，绚丽多姿地穿过村庄、越过稻田。
一道闪电，风驰电掣将轨道两侧的风景，依次点燃。

稍纵即逝的意念。无声开放的花蕾。升腾，飘逸，越来越轻，越
来越快……

速度砥砺在时间的深处飞翔。
一个个灯火通明的站台，由近而远，由远而近，
身后洒下一串流星雨。说不出的温馨、感念与幸福……

雨还在下，犹如清洗着整个世
界，我坐在一座凉亭中，心情郁闷至
极。这次如此重要的英语测验比
赛，我竟考得糟糕透顶，全班同学把
巨大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要我为
班级增光，我却让他们这样地失望
……

雨渐渐停了。我步履沉重地走在
路上，心里想着比赛前同学们对我的
鼓励，老师对我的期望。比赛后，同学
们那一张张失望的脸，老师的声声叹
息。我忧郁地自责道：“刘晨皓，你怎
么就这么让人摇头、叹气呢？”

来到一棵大树下，树叶的清新
飘荡在空气中，我手扶着树，不知道
如何面对之前向爸爸妈妈承诺的拿
前三名……这时，我看见了几根细
细的、如丝绸般的线，它被阳光照得
亮晶晶的。既然有蜘蛛丝，那肯定
有蜘蛛，我四下张望，发现树干上有
一只柔弱的小蜘蛛，它正奋力地向
上爬着，爬上一点点，又滑落下来。
笨拙的动作，我想它不休息，也要爬

一天多。可是，它还是不畏艰辛和
劳累地爬着。因为刚下过雨，树干
上还是湿漉漉的，对于蜘蛛来说，并
不容易爬上树。我暗暗嘲笑蜘蛛的
愚笨和无知，如果是我的话，就换个
地方，再建一个家，那不是省力得多
了！

突然，我脑海中闪现了一个故
事，讲述了一位王子，在历经磨难
挫折之后，还是不放弃，最后成就
了大业，把自己的王国建设得繁荣
美好，使臣民幸福地生活。想着想
着，当我再抬头时，只见蜘蛛爬上
了树，已经忙碌地修整原先破碎的
网 ，一 张 全 新 的 蜘 蛛 网 快 编 织 好
了 。 我 惊 讶 万 分 ，就 这 么 短 的 时
间，一切已改变了。顿时，我被它
那份坚持不懈的毅力所感动，心里
也透亮了起来……

是啊！这次英语考砸了，但我不
能就此灰心、丧气，我要向这只小蜘蛛
学习，永远不停地编织属于自己的人
生之网……

80.试牛刀勇治痼疾
大明王朝的采矿，时开时停。它

是官办的，弊端极大。按理说矿产资
源丰富，百姓日子好过，事实却相反，
哪里矿产丰富，哪里百姓遭殃。什么
缘故？苛税太重。

福建是有银矿的，所以百姓的日
子难过，朝廷苛的是定额税，而且定
得很高，产量多寡朝廷是不管的。征
不足税咋办？摊派到百姓的田赋
里。史称“明（朝）政（治）莫坏于开
矿，而福建之受害特甚”就是明证。
开矿既是官办，且又税重，那么地方
势力就与官府勾结来个“盗采”——
非法开采。如是，本就苦难的福建百
姓就雪上加霜了。被地方势力胁迫
去当矿工的，粮食自理，工具自备，采
到银矿，舍以微利，还不足抵日用开
销；采不到呢？那就白干，地方势力
则与官府猾吏勾结，富得冒油。

此事摆到徐阶案头，徐阶犯难
了。来延平一年有余，走访不少百
姓，深知非法盗采银矿积弊已久，且
盗采者皆有背景。咋治？

徐阶崇尚的阳明新学，这阳明新
学与坐而论道的程朱理学不同，强调
务实。盗采银矿之痼疾不除，国家受
损百姓遭殃。朝廷律令形同空文，影

响整个延平府的治理。此时想起了
自己殿试时的得意之作《廷试策》，

“非有法制以齐之则民将无所于守，
而其涣者不可一；非有纪纲以持之则
民将莫知所向，而其薄者不可醇”。
也就是说，法令虚设，老百姓知道法

可不“守”，必然人心涣散；教化不到
位，老百姓不知什么该做什么不该
做，民风就浇薄。

严格执法，强化教育。徐阶就用
这两手治理盗采，这名目叫做“明刑
弼教”。

第一手是软的，徐阶在延平府强
力推行教化。他把府学教授会稽人
董平请到大理楼，向他讨教强化教育
的办法。坐下后，徐阶拱手说：“董先
生治府学多年，强教化必有良策，请
开怀一说，徐某洗耳恭听。”那董平还
有些绍兴口音，便用他那绍兴官话
说：“那个，那个‘恭听’卑职不敢当，
若欲申先王之道，孔孟之教，自然以
三纲五常为体，命各县学教习，然后
命县学生员，散入各村名寨传习，不

知可否？”徐阶点头道：“先生所言极
是。只是单凭学校传习，似乎不足。
本官还想邀各姓宗族族长、耆老，在本
宗族祠堂中声张教义，致各族子弟，均
能得沾王化。不知可行否？”董平沉思
说：“双管齐下，自然极好！只是延平
地方杂姓聚居为多，倒不如以图为中
心，讲授道德人心。可惜各图的儒学
人才参差不齐……”徐阶接着说：“不
妨，可让县学秀才充当讲师，轮流到各
图讲授。讲授内容当以修身养性为
主，须联系延平府情况以期实用。”

商议下来，这讲授要旨，就由董
平撰稿。同时，徐阶又大力兴办社
学，扩大子弟教育面；毁废淫祠，除佛
道两教外，那些各村林立的莫名其妙
的神道，一概予以废除。

徐阶同时还发现，当地居民，有
病不治，只用滚水洗澡，洗脚一法驱
病，还说“穷人没药，滚水两勺”，以致
延误病情而致死。针对此种情况，徐
阶提倡中医治病，延请各县悬壶医
家，设堂为贫困百姓诊脉处方，煎草
药治病，渐渐推广。紧接着，徐阶就
推出硬的一手，整治盗采银矿，不料，
演绎了一场与恶
势 力 的 生 死 对
决。

徐阶大传
沈敖大 沈依云

长篇小说
连 载

松林龙蜕(国画) 张新华

轻轨印象 袁雪蕾

雨 后
刘晨皓（九峰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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